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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影响伊拉克的目标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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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9·11”事件后中东地区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伊朗力量对外扩张的同

时面临更为严峻的安全威胁。借助萨达姆政权倒台之机，伊朗通过各种途径对伊

拉克进行全面渗透，并一跃成为可以直接影响伊拉克国内局势的主要力量。本文

旨在探讨当前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并分析其政策目标与实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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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使亚洲觉醒过来，在那里到处激起了民族运动，这些运动的趋

势就是要在亚洲建立民族国家。”
①
现代伊朗和伊拉克是二十世纪初期伴随民族

独立解放运动建立的民族国家，但两国关系始终不和谐。除了积累多年的民族、

教派矛盾，还有边界和领土争端、石油开采和价格、地区争霸等问题。在美苏

两极格局之下，双方不得不在地区内“选边站队”。伊拉克在 20 世纪七十年代

完成从“亲苏”向“亲西方”的转换，而伊朗则在 1979年革命中从“亲美亲西

方”转向“反美反西方”。持续 8年的两伊战争更使得两国关系跌落至前所未

有的低谷，“这场冲突竟拖得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还长，而它付出的生命代价和

各种损失，也远远超过历次阿以战争的死亡与破坏。”②总体而言，20 世纪以

来的伊朗和伊拉克是在两条平行线上展开斗争。但 2003年萨达姆政权的垮台给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 611页。 

② 伯纳德·刘易斯：《中东——自基督教兴起至二十一世纪末》，郑之书译，北京：中国

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 3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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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次历史罕见的有利时机，使其能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手段

将自己的影响力深入渗透到伊拉克境内。 

 

一、伊朗在伊拉克的政治影响力 
     

伊朗对伊拉克的政治渗透首先是通过政党政治展开的。从 2003年开始，伊

朗加大对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政党、武装力量以及逊尼派和库尔德政党的支持

力度。 

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the Islamic Supreme Council of Iraq，简称 ISCI）
①是伊朗的政治盟友，1982 年由流亡到伊朗的伊拉克人在德黑兰成立，最高领

导人是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巴基尔·哈基姆。2003年 8月遭遇“基地”组织袭

击身亡，其兄弟阿卜杜勒·阿齐兹·哈基姆接任。2009年 9月 1日阿卜杜勒因

病去世，由其子阿马尔·哈基姆接任领导职务。最高委员会赞同霍梅尼的政治

理念，要建立由乌里玛掌控的伊斯兰国家。穆罕默德·哈基姆生前曾说过：“委

员会的首要目标是推翻复兴党政权并在伊拉克建立伊斯兰政府。伊朗当局也有

意推举他为未来伊拉克伊斯兰政府的领导人。”
②
  

伊朗在伊拉克的第二大政治伙伴是伊斯兰达瓦党（The Islamic Dawa Party,

也被称为伊斯兰号召党）。达瓦党成立于 1957年，“创始人的目标是要建设一个

政党和一个运动来促进伊斯兰价值观和道德。”③1968年复兴党政变后新政府对

达瓦党采取打压政策。“70年代初期对达瓦党党员的起诉剧增，仅 1974年就有

70 多名党内高级成员被捕或者处决，5 位创始人也在 20 分钟的庭审后判处死

刑。”④大批党员被迫流亡伊朗和叙利亚，国内活动转入地下。达瓦党现任领导

人努里·马利基于 1979年出逃后曾在德黑兰留居 8年，流亡海外的 24年里他

始终与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保持密切关系。2006年 4月他接替贾法里担任伊拉

克总理，并于 2010年 12月在伊朗协助下获得议会多数席位，连任总理。 

伊朗对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政党的支持是两伊相互遏制的重要手段，并可上

溯至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与库尔德民主党（The Kurdistan Democratic Party，

简称 KDP）和库尔德爱国联盟（The Patriotic Union of Kurdistan，简称 PUK）

                                                        
① 最高委员会原名为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2007年 5月更名为伊拉克伊斯兰最高
委员会。 
②  Shaul Bakhash, The Reign of the Ayatollahs, Basic Books, 1984, p233. 
③ 达瓦党官方网址：“Party History: The Islamic Dawa Party”, 
http://www.islamicdawaparty.com/?module=home&fname=history.php&active=7&show=1。 

④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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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长期联系，“库尔德游击队两伊战争期间与伊朗并肩作战打击伊拉克军队，

德黑兰还在 1994～1998 年两大库尔德力量混战时期向库尔德爱国联盟提供武

器援助。”①伊拉克战争后，伊朗加强与两大政党和库尔德自治区政府的联系，

尤其是经贸联系。地理受困和资金匮乏的库尔德自治政府可以获得资金和通道，

而受制于国际制裁的伊朗可从库区获得精炼石化产品及石油技术与设备。 

伊朗支持的主要什叶派武装力量是最高委员会的武装部队巴德尔组织

（Badr Organization）和萨德尔派（Sadrist Movement）。巴德尔组织由伊朗革命

卫队训练和武装，两伊战争期间与伊朗军队协同作战。2003年后大批成员从伊

朗返回伊拉克，“许多人随后加入了伊拉克安全力量，尤其是军队和内政部的情

报和特别力量组织。”②萨德尔派和其武装力量马赫迪军在伊拉克政治进程中，

尤其是 2006～2007年教派仇杀中闻名于世。现任领导人为穆克塔达·萨德尔③

（Muqtada al-Sadr）。萨德尔派强调要在伊拉克中南部建立与伊朗伊斯兰政治体

制相似的由教士力量主导的政府，与伊朗政府和宗教界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除保持和加强与传统政治力量的联系外伊朗还积极参与伊拉克战后政治重

建，力图实现利益最大化。首先是在伊拉克布设使领馆。伊朗在伊拉克共设有

5 座使领馆，除巴格达的大使馆外，分别在巴士拉、卡尔巴拉、埃尔比勒和苏

莱曼尼亚设有领事馆。这四个领事馆的选址具有独特的用意：巴士拉是伊拉克

第二大城市，南部石油化工重镇和最大的港口城市，是石化产品海路出口的咽

喉；卡尔巴拉是什叶派的宗教圣地；埃尔比勒是北部库尔德自治区的首府；东

北部的苏莱曼尼亚与伊朗毗邻，在萨达姆统治时期就因政策宽松保持较为发达

的经济发展水平。使领馆的布局与南部什叶派、中部逊尼派和东北库尔德人的

自然地理分布相符，同时考虑到经济和宗教这两个战略因素，可谓用心良苦。 

伊朗的政治影响力还体现在被遣返的流亡伊朗的伊拉克人。“（复兴党上台

后）大约有 50 万伊拉克人流亡伊朗，其中包括许多社团领导人和学者，这都是

因为他们有伊朗血统。”
④
两伊战争后又有数十万伊拉克什叶派因教派矛盾流亡

伊朗。他们及其子女多数持有两国护照或因出生在伊朗直接成为伊朗公民并接

                                                        
① Kevin M. Woods, Williamson Murray, Thomas Holaday, Saddam’s War: An Iraqi Military 
Perspective on the Iraq-Iran War,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2009, p62. 
② Michael Knights, “Iraq’s Security Forces: Standing Up of Falling Down?”,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November 2010, p12 
③ 萨德尔家族是著名的什叶派宗教权威家庭。其父为大阿亚图拉穆罕默德·萨迪克·萨德
尔，他是达瓦党精神导师阿亚图拉穆罕默德·贝克尔·萨德尔的表兄，而后者又是穆克塔

达·萨德尔的岳父。 

④ 达瓦党官方网址：“Party History: The Islamic Dawa Party”, 
http://www.islamicdawaparty.com/?module=home&fname=history.php&active=7&sho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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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伊朗的教育。他们对伊朗的感恩心态和生活经历对伊朗来说都是一笔可观的

政治资本。伊拉克战争后两任伊朗驻伊拉克大使都出自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

现任大使哈桑·丹那尔法“是一个巴格达人，被驱逐出伊拉克并在革命卫队圣

城旅中获得晋升⋯⋯前大使哈桑·卡其米库米是圣城旅的老资格军官。两伊战

争期间，他是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指挥官，并负责革命卫队下属经济部门的计划

和行动。”
①
不仅如此，2003～2005年就有 1.6万民兵或教派武装力量以个人身

份直接加入伊拉克安全力量——军队、警察、安全部门，其中尤以巴德尔组织

为主。“因为 2003年以前滞留伊朗的巴德尔组织一直接受圣城旅的军事训练和

控制，他们与伊拉克安全力量的融合带来了相当严重的反间谍挑战。”
②
 

什叶派各力量之间政治目标和方向不同，存有比较尖锐的矛盾，如萨德尔

与达瓦党和最高委员会的关系长期紧张。2007年教派冲突以后，萨德尔为躲避

马利基和美国的追捕前往伊朗，直到 2011年 2月返回。有关“马赫迪军”的处

置问题也是政府与萨德尔派争斗的焦点。 

伊朗最关注的是保证什叶派对伊拉克政府和议会的有效控制。伊拉克 2005

年和 2010年的议会大选以及 2009年的市政选举都展示了伊朗的巨大影响力。

2005年 1月组建的伊拉克“团结联盟”（The United Iraqi Alliance），包括达瓦党、

伊斯兰最高委员会、萨德尔派及众多什叶派小党，均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伊朗

的援助。“团结联盟”最终赢得议会大选并在伊拉克制宪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2010 年大选中）萨德尔派卷土重来至少部分归因于伊朗在选举策略上的指

导，其中包括伊朗政治学家在最佳选举时机和代表人选问题上的建议。”③2010

年 3月的大选中，伊拉克前总理易亚德·阿拉维的“伊拉克名单”获取 325席

中的 91席，一举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团，负责组阁。“‘伊拉克名单’在教派民族

割裂的政治氛围中承诺世俗主义，也是唯一一个吸引什叶派和大多数逊尼派的

政党联盟。”
④
阿拉维采取的世俗主义和跨民族、教派的政策严重威胁伊朗的利

益。为此，伊朗政府于同年 5月将伊拉克各什叶派政党请到德黑兰开会，“施加

压力逼迫哈基姆和萨德尔接受对‘法治国家联盟’领导人马利基第二任期总理
                                                        
① “Exclusive: Iran’s new ambassador to Iraq”, July 26 2010, 
http://www.iranfocus.com/e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1162:exclusive-
irans-new-ambassador-to-iraq&catid=29:exclusive-reports&Itemid=42。 
② Michael Knights, “Iraq’s Security Forces: Standing Up of Falling Down?”,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November 2010, p11. 
③ Charles Levinson,“Iraq Campaign Closes with a Sadr Twist”,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6 
2010,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748704869304575103851437150096.html. 
④ “Iraq’s Secular Oppositi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Al-Iraqiya”, July 31 2012, 
http://www.crisisgroup.org/en/regions/middle-east-north-africa/iraq-iran-gulf/iraq/127-iraqs-secula
r-opposition-the-rise-and-decline-of-al-iraqiya.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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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名”①，最终马利基的“法治国家联盟”和“伊拉克国家联盟”（Iraqi National 

Alliance）②合并成立“国家联盟”（National Alliance），从而取得议会多数席位。

最后在伊朗的调解下，逊尼派、库尔德人和什叶派达成埃尔比勒协议（Arbil 

Agreement），就权力分配达成一致，这才为马利基的第二任期扫清道路。伊朗

的成功不仅在于保证马利基的继任，更重要的是击败阿拉维高调宣扬的跨民族

和教派合作的尝试，维持伊拉克三大力量分裂斗争的基本格局，保证伊朗能够

继续采取“分而治之”政策。 

 

二、伊朗在伊拉克的经济渗透和公共外交 
 

2003 年后，两伊经济关系非常紧密。伊朗第一副总统拉西米在海军陆战

队大学的讲演中说，“我出访所要带给伊拉克兄弟的信息是伊朗已经做好准备扩

展与巴格达的关系，德黑兰已经做好准备在科技、能源、经济和商业等领域对

伊拉克敞开大门。”③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 

伊朗在伊拉克的经济渗透和控制首先表现在经贸关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上。

“2009年两伊贸易额达到 70亿美元，完全不能满足两国的需求。”④“去年（2011

年）双边贸易额达到 110亿美元，今年（2012年）计划突破 120亿美元。”⑤目

前伊朗是伊拉克第一大贸易伙伴，主要出口生鲜农产品、加工食品、廉价日用

品和建材，如水泥、玻璃、砖瓦等。伊朗政府向厂家和出口商提供“商品价值

3%的税收优惠，同时对进口货物征收 150%的关税。”⑥地理毗邻、税收优惠和

交通便利赋予伊朗商品强大的市场竞争力。“曾经主导伊拉克经济的农业部门因

伊朗的经济活动严重受损：2008年伊拉克变为粮食净进口国。”⑦伊朗在伊拉克

                                                        
① Maad Fayad and Saad Jarous ,“Iran Pressing al-sadr to Support al-Maliki for a Second Term”, 
Al-Shar al-Awsat, August 23, 2010, http://www.asharq-e.com/news.asp?section=1&id=22065. 
② “伊拉克国家联盟”是 2005年成立的“团结联盟”的后续者，主要的区别在于马利基的分道
扬镳，他以达瓦党为核心单独成立“法治国家联盟”（State of Law Coalition）。“法治国家联
盟”在伊拉克中南部地方选举中取得优势地位，并在当前议会中保有 89个席位。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publications/special/misc/iraqielections2010/index.cfm?fa=ina. 
③ 参见：Adma Mausner etc,“US and Iranian Strategic Competition: Competition in Iraq”, CSIS, 
September 12 2011, p35,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110927_Iran_Chapter_6_Iraq.pdf. 
④ “Salehi: Iran, Iraq are each other's cultural continuation”，January 5 2011, 
http://en.trend.az/regions/iran/1806710.html 
⑤ “Iran to boost exports to Iraq to 12bn”, December 15 2012, 
http://www.iraq-businessnews.com/2012/12/15/iran-to-boost-exports-to-iraq-to-12bn/ 
⑥ Gina Chon, “Iran’s Cheap Goods Stifle Iraq Econom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8, 
2009。 
⑦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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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设上投资力度加大。据美国国际发展局预测伊拉克重建支出市场总

额至少有 1500亿美元。①伊朗具有官方背景的基金会、建设企业和公司主要集

中在巴格达、南部什叶派聚集区和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学校、医院、机场、公

路、旅馆都是伊朗重点承建或投资的项目。2009 年 2 月伊朗一次赢得 15 亿美

元的基础设施建设合同。为降低成本，伊朗开始在伊拉克境内投资建设工厂以

满足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的材料需求。2010年伊朗与库尔德自治区的双边贸易

额已达 40亿美元。② 

伊朗的经济渗透还表现在资源领域，首先是电力资源。受长年经济制裁和

战争的影响，伊拉克国内电站设备老旧、毁坏严重，电力供应至今不能保证市

民基本生活需求。伊朗提供电力支援占伊拉克实际需求的 8～9%，部分边界省

份如巴士拉、米桑和迪亚拉的电力依赖幅度更大。伊朗驻伊拉克大使称“伊朗

现在每天向伊拉克输送 750兆瓦的电力”③。不仅如此，伊朗还利用电力供应谋

求政治目的。2008年，伊朗就曾在伊拉克政府发动打击亲伊朗武装力量的军事

行动中突然中断对伊拉克的电力供应。其次是水资源的分配和控制。伊朗在阿

拉伯河的上游卡尔拉河、卡伦河和卡尔黑河上建筑大坝并抽取水源。这些河流

分别途经伊拉克的瓦西特省和巴士拉省，并最终汇入阿拉伯河水道。 

在金融方面伊朗在伊拉克开设 5家银行，包括伊朗国家银行的支行、农业

银行以及三家商业零售银行，金融网点分布在各主要城市。通过这些银行伊朗

可拿到伊拉克开具的信用状，同时直接向伊拉克提供巨额贷款。伊朗以借贷为

由帮助本国公司和企业承揽工程项目，掌握并且间接影响伊拉克经济和社会重

建的规模和速度；更重要的是它将帮助伊朗突破近年来美欧逐渐收紧的经济、

金融制裁。2012年 4月伊拉克农业部对伊朗农产品颁布进口禁令，导致伊拉克

国内蔬菜价格上扬和品种锐减，民众叫苦不迭。由于伊拉克重建的水平尚不能

满足民众日常生活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当前的经济依附地位短期内难有根

本改观。 

在伊拉克民众心中塑造伊朗形象也成为伊朗公共外交的重点。伊朗的“亲

民”举措首先表现为便民措施。许多流亡的伊拉克人及其子女选择留居伊朗而

不是归国，因此跨境探亲的规模巨大。由于伊拉克医疗体系的瓦解和大规模医

                                                        
① “Overview: Housing and Construction”, Republic of Iraq National Investment Commission, 
http://www.investpromo.gov.iq/index.php?id=65. 
② “Iran, Iraqi Kurdistan to Boost Trade Exchanges”, April 19 2010, 
http://english.farsnews.com/newstext.php?nn=8901301380. 
③ Sam Dagher, “Iran’s Ambassador to Iraq Promises Closer trade Ti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11 2010,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7487034351045754215207470003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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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人才流失，伊拉克人不得不就近前往伊朗看病。为此，伊朗政府不仅提供签

证便利还给予部分经济补偿。南部油田区众多伊拉克和伊朗工人每天跨境采购

生活用品或者跨境工作。因此，2011 年 1 月伊朗外长萨利赫提出“取消两伊签

证要求，以促进旅游工业。考虑到两国在民族、历史和宗教上的共性，既然两

国人民都急于去另一个国家，那就需要两国加速取消签证。”
①
其次，伊朗专门

建立数个阿拉伯语电视频道和广播对伊拉克进行宣传，内容涉及新闻、评论和

各种娱乐节目，其中最著名的是 2003 年以后建成的阿拉姆电视台（Al-Alam 

Television），它已经成为伊朗政治宣传和文化渗透的重要平台与载体。 

 

三、宗教权力之争 
 

什叶派是伊斯兰教中的第二大派别，占世界穆斯林总人口的 15%。今天什

叶派②是指先知去世后，主张接受先知穆罕默德后裔的精神指引和政治领导的

人。这个后裔特指先知的堂弟兼女婿阿里及他与先知之女法蒂玛的后代。伊朗

与什叶派不仅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还有紧密的现实联系。全球什叶派人口大

约为 8000万，伊朗什叶派大约为 6800万人，占全球总数的 85%。不仅如此，

伊朗还是世界上少数什叶派掌权的国家。 

伊朗与伊拉克的宗教联系由来已久。当代什叶派三大神学院——伊拉克的

纳杰夫神学院、卡尔巴拉神学院和伊朗的库姆神学院，三者在教学、教统、课

程、资金等方面有着紧密联系，是两伊宗教界的精神纽带。近代以来伊朗的宗

教学者大多有在伊拉克求学访问的经历。霍梅尼就曾在伊拉克驻留十多年，开

课讲学。1979年 2月，纳杰夫甚至还为霍梅尼安全重返伊朗举行盛大的庆祝游

行。伊拉克什叶派的九大宗教世家中除了著名的萨德尔家族源自黎巴嫩，其余

全部来自伊朗。就连当前伊拉克什叶派领军人物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也是伊朗

人，出生于伊朗东部省份呼罗珊。伊朗在伊拉克的宗教影响力可见一斑。 

即便是萨德尔家族也和伊朗有着难以割裂的渊源。萨德尔的叔父阿亚图拉

穆罕默德·贝克尔·萨德尔是霍梅尼的亲密战友，而其父大阿亚图拉穆罕默

德·萨迪克·萨德尔去世时指认伊朗裔的大阿亚图拉卡齐米·哈埃里为继承

人。哈埃里一直定居在伊朗的宗教中心库姆，是小萨德尔的精神导师，还曾任

                                                        
① “Foreign ministry caretaker calls for lifting visa requirement by Iran,Iraq”，January 5 2011, 
BBC Monitoring International Reports, 
http://www.accessmylibrary.com/article-1G1-245878235/foreign-ministry-caretaker-calls.html 
② 什叶派的分支很多，有十二伊玛目派、五伊玛目派、七伊玛目派等。其中十二伊玛目派
以伊朗和伊拉克南部地区为中心，占什叶派人口的绝对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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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他为自己在伊拉克的代表，长期提供大笔资金援助。据传 2007～2011年萨德

尔出逃伊朗时期就在哈埃里的门下从事宗教课业的学习。萨德尔接受媒体采访

时也称“我在学习成为一名阿亚图拉。”
①
 不仅两伊什叶派权威人物和家族有着

深广的联系，民间交往的数量和规模也叹为观止。什叶派的首任伊玛目，哈里

发阿里在伊拉克南部城市库法遇刺身亡，埋葬在圣城纳杰夫。第三任伊玛目侯

赛因是阿里的次子，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在卡尔巴拉殉教并埋葬于此。第七

任伊玛目穆萨·本·贾法里和第九任伊玛目穆罕默德·本·阿里被埋葬在巴格

达卡迪米亚清真寺。萨马拉的阿斯卡里清真寺是第十任伊玛目阿里·伊本·穆

罕默德和第十一任伊玛目哈桑·伊本·阿里的圣陵所在地。伊拉克境内圣陵和

圣地的地位仅次于麦加等三大圣城，是全球什叶派穆斯林完成朝觐功课的首选

地。“据报道每天大约有 1500名伊朗朝觐者前往伊拉克的圣城朝觐，主要是纳

杰夫、卡尔巴拉。阿舒拉节前往伊拉克朝拜的有数百万人。”②每年伊朗什叶派

朝觐总人数超过 1000万人次。 

虽然精神领袖霍梅尼去世后伊朗对外宣传伊斯兰革命的行动明显弱化，但

输出“法基赫监护”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体制始终是伊朗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

具有战略意义。伊拉克不仅地理毗邻、教派一致、历史地位显赫，而且还是培

养宗教人才的基地。因此，扩展伊朗的宗教影响力也就成为重中之重。当前伊

拉克境内什叶派领军人物是以纳杰夫为基地的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西斯塔尼

在全球什叶派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在伊拉克境内的影响力更是无人能及，他的

信众数量和经济实力即使霍梅尼在世时也难以匹敌。“西斯塔尼的年收入为

5000～7000 万美元，全球资产总价值超过 30 亿美元。”③他用这大笔宗教收益

资助 6.5万名宗教学生，其中有 2.5～3万人在伊朗，另外还有大量慈善机构帮

助世界各地的穷人。但他已 80高龄且身体状态不佳，而地位仅次于他的大阿亚

图拉侯赛因·法德拉拉④已于 2010年去世。伊朗希望西斯塔尼离世前能够推举

一位伊朗裔且认同“法基赫监护”思想的阿亚图拉接替他。但是西斯塔尼本人

                                                        
① Elizabeth Dickinson,“Interview: Mehdi Khalaji”, July27 2009,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09/07/27/interview_mehdi_khalaji?page=0,2. 
② Fars News Agency, “Iran’s Red Crescent to Build Hospital in Southern Iraq”, January 4 2011, 
http://english.farsnews.com/newstext.php?nn=8910141444. 
③ Mehdi Khalaji, “The Last Marja: Sistani and the end of Traditional Religious Authority”, 
September 10 2006, p9, 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the-last-marja 
-sistani-and-the-end-of-traditional-religious-authority-in-sh. 
④ 大阿亚图拉穆罕默德·侯赛因·法德拉拉是黎巴嫩裔，1936年出生于伊拉克的纳杰夫，并
在那里接受宗教教育，1952年返回黎巴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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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伊朗政府的“法基赫”统治。①2003 年以来他也一直努力限制伊朗派往伊

拉克的教士和代表对宗教学校的渗透。因此，由谁来填补宗教权威的空白，是

伊朗在什叶派范围内扩展伊斯兰复兴主义的重要时机，更是其核心关切。 

伊朗还通过投资和经贸等手段间接扩展在伊拉克中南部的什叶派城市和宗

教圣地的影响力。伊朗政府“提供 2000万美元建设和修缮纳杰夫城里与朝觐有

关的旅馆设施，在周边城市也投资了数百万美元。”
②
朝觐已经成为双边关系的

重要内容，其收入也成为什叶派聚集城市的主要财源。另一方面，组织伊朗朝

觐者的是官营旅游公司，它们“挑选负责伊朗朝觐者食宿、交通和安全的伊拉

克公司⋯⋯几乎所有公司都隶属于亲伊朗的伊拉克政党。”
③
此外，伊朗在纳杰

夫的投资还有学校、医院和其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2005年伊朗提供 10亿美

元的低息贷款资助纳杰夫的国际机场建设。”
④
曾有报道说能在伊拉克南部城市

里提供稳定工作的公司和企业都和伊朗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 

 

四、伊朗在伊拉克的政治目标 
 

对伊朗来说，萨达姆政权的倒台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⑤
。喜的是，美

国人推翻伊朗在地区内的两个老牌对手——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宿敌萨达姆。

“伊朗长期反对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9·11”事件后）伊朗公开谴责这些

对美国的袭击并秘密提供支持帮助美国推翻塔利班政权。”⑥惧的是，伊朗担心

自己成为下一个目标。随着这两个政权的消亡，美国的力量进入伊朗东西两翼。

虽然尚不至于对伊朗构成实质性战略威胁，但它仍有被包围的趋势和危机感。

2003年 6月，美国入侵伊拉克后三个月，伊朗向美国提出一项扫除所有双边分

歧的建议书。这份建议书由伊朗外交部通过瑞士驻伊朗大使馆转交，瑞士使馆

一直作为美国在德黑兰的代理人。⑦伊朗的提议没有得到美国的回应。 
                                                        
① Salim, “Iraq War Logs”, October 25, 2010, http://baghdadee.ipbhost.com/index.php? 
showtopic=2122&st=0&p=127625&hl=sistani&#entry127625. 
② Edward Wong, “Iran is playing a growing role in Iraqi Economy”, New York Times, March 17 
2007, http://www.nytimes.com/2007/03/17/world/middleeast/17iran.html 
③ Sam Dagher, “Devotion and Money Tie Iranians to Iraqi City,” The New York Times, May 31, 
2009. 
④ Jonathan Finer and Omar Fekeiki, “Iraq to Build Airport With Help From Iran: Loan Would 
Pay for Project in Shiite Area,”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3, 2005, p. A15; Kenneth Katzman, 
“Iran’s Activities and Influence in Iraq,”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April 7, 2009. 
http://fpc.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94156.pdf. 
⑤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里仁篇》，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 40页。 
⑥ James Dobbins:“Engaging Iran”, http://iranprimer.usip.org/resource/engaging-iran. 
⑦ James Dobbins:“Engaging Iran”, http://iranprimer.usip.org/resource/engaging-i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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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在伊拉克的力量突破具有战略价值。当伊拉克什叶派首次站到政治舞

台的中心，为美国和阿拉伯世界所担忧和恐惧的“什叶派新月弧”
①
正式成型，

它不仅扩充什叶派的整体实力，也为伊朗借教派认同扩展自身政治和宗教影响

力打开方便之门。从安全角度来说，两伊关系正常化乃至走向亲密有可能为伊

朗构建自伊斯兰革命以来罕见的地区安全格局，伊朗“东、西、南”三面受敌

的局面得到根本性改观。环视波斯湾地区乃至整个中东，没有一个区内国家或

者国家集团有能力威胁伊朗的安全。从经济角度上说，近年来伊朗核危机连续

升级，制裁规模逐步加大，伊朗在伊拉克的贸易投资以及金融活动为缓解经济

压力，拉动本国 GDP发挥重要作用。不仅如此，伊拉克也成为伊朗与美国讨价

还价的重要砝码与减压阀。 

对伊朗而言，伊拉克是安全之翼、经济之辅、大国战略之锚，意义重大。

为维护自身利益和权力，伊朗当前的政策目标是竭尽全力将伊拉克什叶派人口

多数转化为统一的政治力量，借此控制中央政府。在具体外交政策上，伊朗不

允许伊拉克触碰“亲美”和“反伊（朗）”这两条底线。也正是在伊朗的影响下，

“美伊安全协议”中附加条款确保伊拉克不能作为进攻伊朗的前线基地与跳板。

如果说土耳其、沙特、伊朗和美国这四个大国在维持伊拉克统一和稳定问题上

发挥了主要作用，那么伊朗的重要性实际上超越土耳其和沙特等。 

 

五、结语 
 

2013年以来伊拉克国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伊朗不得不面对新的挑战：首

先，伊拉克安全形势恶化，“基地”组织卷土重来。截至 12 月 20 日，2013 年

全年伊拉克死于各种恐怖爆炸的总人数超过 9100人②，创 2006～2007年教派仇

杀以来最高纪录，同时国内出现数次“基地”组织囚犯大规模越狱活动。针对

军警和什叶派民众的恐怖爆炸袭击天天发生，遍布全国。另外还有针对伊朗的

恐怖袭击，如 2013年 12月 15名负责修建伊朗通往伊拉克的天然气输送管道的

伊朗管道工人被伊拉克枪手杀害③；其次，2014 年伊拉克议会大选将至，马利

                                                        
① 严格意义上讲，“什叶派新月弧”有两个，一大一小。大的“新月弧”是人们熟知的从
伊朗经由伊拉克南部到叙利亚。小的“新月弧”围绕波斯湾，从伊拉克南部折向阿拉伯半岛
君主制国家，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和沙特的东方省都有大量什叶派教徒存在，且有不同

程度的教派矛盾与冲突。 
② 伊拉克死亡人数统计：http://www.iraqbodycount.org/database/recent/  
③ “Gunmen killed 15 Iranian pipeline workers in Iraq”, Dec 13 2013，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middle_east/iraqi-officials-22-escape-from-baghdad-jail/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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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任期内经济社会重建成果有限，社会动荡、腐败丛生。马利基对外要应对宣

称跨教派民族团结的前总理阿拉维的挑战，对内要弥合与萨德尔派、伊斯兰最

高委员会的矛盾。因此，近期摆在伊朗政府面前的艰巨任务是如何确保伊拉克

什叶派党团的胜选，以便维持乃至强化其在伊拉克的控制力。这也是对伊朗影

响力与政治智慧的严峻考验。从长远来看，保持伊拉克的统一且动荡状态，维

持教派和民族的割裂状态，弱化政治经济重建的能力对伊朗最为有利。因为，

确保伊朗和伊拉克两强相争时代的终结，是伊朗中东政策持之以恒的战略目标

和巨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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